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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滩 放风筝
□沙草

来稿请投
zhout9461@163.com

一碗臊子面

[舌尖人生]

□娄丽萍

夜跑偶遇

[洛城笔记]

□沈剑峰

我现在住的地方，离牡丹广场很近，每年初
春时节，广场上有不少人放风筝。那风筝大小
不一，形状各异，色彩也艳丽，飞在天上，仰着脖
子看，挺美的，让人想起儿时放风筝的种种。

儿时，到了春日，小伙伴们有句口头禅：
“走，洛河滩，放风筝！”我家住在马市街，走过
“下坡儿”（现在的饮马街），就离洛河堤不远了。

我们那时把洛河堤叫大河堤，到大河堤要
经过一个小河堤。小河堤弯弯曲曲，在大（念代
音）王庙附近与大河堤相连。小河堤是1958年
修水利工程时留下的，与当年洛河发大水有
关。大河堤是民国后期修建的。大河堤下面有
小树林，紧挨小树林的就是浩渺的洛河水了。

出了正月，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半走半跑，到
洛河大堤上欢呼、跳跃，放起各自的风筝。

那时的风筝与现在买的不同，是自个儿做
的，就连手中用来缠线的页儿（念哟儿）也是自
个儿做的。用四根圆竹篾当骨架，上下分别用
两根三四公分长的竹子交叉，腰部用小刀刻下
一半，十字相扣，紧致、美观。最后在中间穿根
粗铁丝当轴，轴要长点儿，留出把手。

页儿是自个儿做的，风筝更是如此。闲暇
时，找几根细竹篾，用线绑成燕子形、蝴蝶形、双
鱼形等形状的骨架，糊上白纸或彩纸，再在上面
精心地勾画出眼睛或翅膀的线条，缀上线，就算
大功告成了。

也许是限于条件，那时并不是每个小伙伴
都有风筝玩。没有风筝的，也想玩，他就可以架
风筝。架风筝，就是把线放到十米八米的样子，
把风筝举过头顶，随着前边拿页儿的小伙伴跑，
跑着跑着，把风筝向上一送，前边拿页儿的继续
跑。不一会儿，风筝就飞起来啦。然后，赶快放
线，风筝就会越飞越高。

那时，洛河大堤上没什么电线，风筝可以自
由自在地在蓝天上飞翔。这时，如果你还想让
风筝飞得更高，可以上催牌。催牌是个圆纸片，
一两公分的直径，中间挖个洞，撕个豁子。把催
牌放到风筝线上，再用唾沫粘住豁子，它就会顺
着线向上转着飞，好看又好玩。

在风和日丽的春光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
上，风筝在天上飞，我们手里拿着页儿，看看风筝，
看看河景，大家或站或坐，享受着无边的童趣。
玩累了，小伙伴们跑下河堤，去河岸上的柳树林
里，截一段嫩柳枝做笛，我们管它叫“眯眯儿”，
吹起来好响亮；或编个柳条帽戴在头上……

正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沉浸在与亲人久别重逢
的喜悦里，味蕾似乎也格外活跃起来。在品尝了妈
妈的红烧肉、爸爸的焦炸带鱼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对
妈妈说：“去我小姨家吧，我特别想吃臊子面。”

臊子面是我味蕾上的乡愁，离家越久，那酸辣、
鲜香的滋味越是挥之不去。

从前，臊子面并非家常饭，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
来了贵客才能吃到。儿时，外婆曾教我一个顺口溜：

“扯萝萝，纺线线，亲戚来了臊子面，亲戚走了打搅
团。”外婆做的臊子面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那是我
记忆中最甜美、温润的呵护，那是大手拉小手、围着
锅台的亲密与安逸。自从外婆走后，那种充满亲情
的独特味道，就成了我常常追忆却无处寻觅的牵念。

腊月廿八，我们如约来到小姨家。小姨、小姨夫
热情地递茶端水果。一番寒暄过后，眼看快十二点
了，小姨突然说：“今天咱们下馆子，包间都订好了。”
我顿觉怅然若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姨一家移居城市，两个
孩子尚小，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出租屋里，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姨夫单位不景气，小姨做裁缝，在福利院
带孩子，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如今，两个孩子都大
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收入颇丰。一向节俭的小姨，也
不用臊子面待客了。

无奈，我只能期待去乡下舅舅家满足我的臊子
面之思。舅妈与外婆朝夕相处三十多年，舅妈做的
臊子面，更接近外婆的味道，应该能解我的心头
之馋。

冬日暖阳，透过车窗远眺，果木成片，麦苗油绿，
乡村公路两旁翠柏成行。这条通往外婆家的路，我
走了四十多年，路面从泥泞的小路到宽敞的柏油路，
路旁景致由昔日的荒凉到今日的风景如画。一路
上，经过村庄，经过田野，有几许熟悉，又有几许陌
生，令我目不暇接。万千思绪中，我仿佛看见路的尽
头，外婆做好了臊子面，正倚门而立，翘首盼我。

舅舅在院子里摆了三张餐桌，来款待三个姐姐
家的祖孙三代。西凤酒、条子肉、凉粉、肘花、甜米
饭……菜肴之丰盛，是当年的外婆难以想象的，但
我没敢多吃，一直留着肚子等那碗压轴的臊子面。

十几道菜过后，终于盼来了臊子面，一汪红润的
辣椒油浮在上面，点缀着绿的韭菜、黄的蛋皮，还有
木耳丝、黄花菜、豆腐、萝卜、臊子肉，五颜六色地融
合在一起。迫不及待地吸溜一口，酸辣的滋味盈满
唇齿，酣畅淋漓的满足感瞬间传遍周身。嗯，就是这
个味儿，外婆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夹一块臊子入口，幸福感爆棚，想起当年外婆总
爱多添一筷子肉臊到我碗里……我的视线模糊了，
泪成行。

公园夜跑数月，为检验锻炼效果，我参
加了五公里夜跑比赛。

起跑伊始，只见身边跑友风驰电掣，我
不觉紧随其后狂奔，全然忘了早已习惯的
节奏。才跑了三百米，我就筋疲力尽，望望
远方，不禁心生退意。

“小伙子，还有劲儿吗？”循声看去，身
旁不知何时来了一位穿骑行服、骑山地车
的老人，对我说：“如果还想跑，就跟着我跑
吧。”我宛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深吸一口
气，重新调整步伐，跟着前辈继续跑。

“头一回在马路上跑吧？”见我点头，老
人笑着说：“在马路上跑很容易兴奋，加上
跑友的影响，容易乱了节奏。”

他继续说：“长跑可不简单，不单要有
体力，技术含量也高。起跑后，要先跟着大
家跑，千万别领跑，也别图省力故意落在后
面，要跑得靠前一点，到了中途要匀速跑。
你可不要以为这很容易做到，要保持匀速，
两只脚就要不停地用力。这中间，每个人
都会出现体能极限，胸部发闷、喘不上气、
四肢没劲……不想再跑。这时，你就要使
劲深呼吸、调整节奏，咬牙坚持，可以看看
周围，欣赏欣赏路两边的景色，放松心情，
把呼吸调整好。等快到终点时，你就得发
力冲刺了。”

就这样边跑边聊，沉重的脚步竟变得
轻快起来，我很快又跑回习惯的节奏。渐
渐地，一群群跑友落到了身后，我从出发时
的第八方阵跑进了第一方阵。不知不觉
地，我越过了最后一个折返点，环顾身边，
寥寥数人，抬头望去，终点在望。

人在旅途，前路多岐，走法各异。求学
考试或拜师学艺，恰似一段竞技跑，最终脱
颖而出的，一定是那些不放弃、不抛弃的
人。人生更似一场有别于竞技跑的超长马
拉松，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总有一天会跑到
终点，却无法说清是何时、何地，更不会有
谁会主动加速、冲刺。

在这场充满未知的单程旅途中，不论
愿意与否，你的脚步都始终无法停下，时光
总在以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轮回时刻推着你
奔向终点。与其总去计较抵达终点的早
晚，不如放松心情，欣赏沿途的风景。

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白驹过隙，与其
拿不起，放不下，倒不如心无杂念，拈花微
笑，闲赏小桥流水，细品静水流深……

春风执笔作画，润了春水绿了柳芽 李陶 摄

[老街旧话]


